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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志老师送我本茶陵县作协主席张冬娇老

师所著《茶陵老街》一书，我眼前一亮，这不正是

我一直在寻找的那本书吗？

我在茶陵老街上生活了几十年，对老街上的

大街小巷、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但对其历史渊

源和文化底蕴却知之甚少，这本《茶陵老街》正好

给我补上这块短板，加深了我对家园故土的感

知，使我更加热爱老街，热爱茶陵，也让我情不自

禁地想起了那些年，老街上的那些事……

■井冈女红军

1952 年 9 月，我在七总街豆巷冮西会馆万寿

宫的首善镇小学（原豫章小学）上小学了。不到一

个学期，学校就搬到附近左边护城堤农贸市场萧

家祠上课。上课不多久，又搬到古城墙下的彭家

祠的育民私立学校，改名茶陵县解放小学。五年

后，解放小学又搬到了腊园街的茶陵三中（现在

的县公安局）办学，不久才搬到现在的位置（腊园

原县兵役局）……六年的解放小学生活，学校搬

迁了五次。

学校搬迁时，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搬自己的座

位。我们的座位是连体位，大约有二三十斤重。当

时，我年纪小，还不到七岁，座位实在是搬不动，

但我还是咬紧牙关，忍住泪水，想方设法把座位

搬到了新的学校。记得从彭家祠搬到腊园茶陵三

中时，要穿过整条老街，我和同学们是用竹竿抬

着座位，才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的家在龙家祠的茶陵一中，从一中到解放

小学上学，要经过书巷（九总街）、七总街、六总

街、五总街、四总街、三总街、二总街，把整个茶陵

老街走完。有时也抄小路，从书巷、七总街、豆巷、

护城堤，到城墙——为了方便挑水工到水坝囗码

头的挑水，学校搭了个简易的木桥——这样就很

快到了学校。现在想起，那时在上学、放学的路

上，沿途看到老街上的繁华和洣江河中的美景，

诗情画意，真让人回味无穷。

我们二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叫陈叔同，是一位

满头白发的女教师，大约五十来岁，个儿不高，身

材瘦小，穿着很朴素的女便装，衣服上总是挂着

一支黑色的钢笔。大概是因为我上课喜欢举手发

言的缘故，她安排我交发语文作业本，这样我每

天要去老师房间四次（学校老师单独办公），我发

现她喜欢刷牙，一天刷好几次，所以牙齿格外洁

白，让人一见，就有一种和蔼可亲的亲切感。

听高年级同学议论说，她是个老红军，曾经

与贺子珍一起工作过。我那时候年纪小，根本听

不懂大家的议论，所以也未曾问过老师。老师对

于她的光荣历史也从未说过，她上语文课时只讲

课本上的知识，没有题外话。她特别强调每一篇

课文都要背诵，若是有人课文背不出，她还要动

一动小小的“家法”。我对语文的爱好，也许是从

那时开始的吧。

早些日子我和文志老师聊天，聊到了解放小

学的陈叔同老师，他告诉我，陈叔同老师是马江

乡浪滩人，大革命时期，两次和工农红军攻克茶

陵城，担任过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妇女部长。后

来在井冈山，陈叔同老师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政治

和机要秘书工作，受毛泽东的派遣，跟随茶陵游

击队回到茶陵，和谭思聪等人一起从事党的地下

工作。建国后，她曾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还亲自

回信给她呢！

小学五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刚从师范毕

业分下来的段陈华老师。他年轻有激情，每一个

星期六我们都有班级活动，去东门塔那边山上野

炊，去云阳山野营，去文庙参观，去古州衙游览

……真把茶陵老街跑了个遍。

■民兵英雄

在老街上，我经常看见一支民兵巡逻队，他

们是交基巷和八总街居民组成的民兵小分队，总

部在西门城楼城关派出所内。队长叫颜禾仔。听

大人们讲，他们有很多抓坏人和帮助好人的传奇

故事。

记得那时的老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社会

秩序还是井然有序，这与这些民兵们尽职尽责保

一方平安是分不开的。1960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

优秀民兵表彰大会上，颜禾仔作为全囯优秀民兵

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中南海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

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奖给他一支 56式半自

动步枪和 100发子弹。

颜禾仔从北京回来后，天天背着毛主席奖给

他的枪带领大家日夜巡逻，老街上的社会治安更

好了，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

■国务院副总理

五总街上，有一家叫徐文元的书店。书店左

面是县缝衣社，右面是县税务局，对面是福音堂，

斜对面分别是县人民银行和县总工会，正是老街

最繁华的中心地段。每天有很多人来书店看书，

买书，我也每一天必须在书店里待一会，主要是

看连环画。有一天我路过时看见书店门口站着很

多人，还有背枪的，他们在保卫着一位大首长，大

人们告诉我，这位首长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

后来我才知道，谭震林是攸县人，他 14 岁在

五总街徐文元书店做学徒，岀师以后继续在书

店做工，在茶陵做了八年工。在书店里，他读了

很多书，懂得了革命道理，为他后来积极参加革

命工作打下了基础。1927 年 11 月，在毛泽东同志

领导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县城后，谭震林担任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后来他追随毛泽东上

了井冈山，坚持革命斗争，成为井冈山革命斗争

时期的风云人物，建囯后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五总街走出了一位名人，真了不起！

■渔舟唱晚

九总街的河边当年有一排茂密的皂荚树，下

面的河湾水缓无激流，所以停泊着很多的捕鱼

船，有放钓的，也有用网罾鱼的，还有撒网捕鱼

的，更有用鸬鹚捕鱼的……

每天下午放学后，我最喜欢在这儿游玩，尤

其爱看渔人们用鸬鹚捕鱼。每只小船上有十多只

鸬鹚，士兵一样立在船舷上，渔人用竹篙向船舷

一抹，鸬鹚就扑着翅膀钻到水里去了，平静的水

面顿时荡起圈圈粼粼的波纹，无数浪花在夕阳的

柔光中跳跃。不一会儿，就有鸬鹚扑着翅膀钻出

水面，喉咙鼔鼓地跳上小船，渔人一把抓住它的

脖子，把吞进喉咙里的鱼挤出来，又把它甩进水

里。鸬鹚不断跳进渔船，渔人都要忙不过来了。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边看边想，鸬鹚为什么

不把鱼吃掉呢？我还看到，渔人有时也会将小鱼

丢给鸬鹚吃……

太阳快下山了，捕鱼的船儿也陆续回来了，

水面映着金色的余晖，犹如金萡撒地，渔人摇着

小船，兴高采烈地唱着 ：

滔滔洣江水，晚霞白鹭飞，竹篙一点白浪翻，

捕鱼船儿归。桨儿轻轻摇，河风悠悠吹，捕鱼人儿

笑微微，满舱鱼儿肥……

■洣江河上赛龙舟

洣江河发源于罗霄山脉，经过酃县（今炎陵

县），蜿蜒流到茶陵古城南门，又由南而向东，绕

城右旋一圈，流向云阳山，然后在云阳山麓穿峡

而过，经平水、虎踞流去攸县，最后流到衡东汇入

湘江。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百废待兴，茶陵陆路交

通闭塞，只有一条茶攸公路通往外界，物资、人员

往来多通过洣江河的航运来解决。洣江河最繁华

的码头是豆巷码头，疍家人——世代生活在水上

的人家的船只都停在这里，因为离农贸市场近，

便于买卖，生活方便。

洣江河上演绎了很多故事，最让人难忘的是

端午节的赛龙舟。每到端午节，我父亲和县城里

的几位体育老师就开始忙起来，因为他们是端午

节龙舟赛的组织者和裁判员。

四月底各代表队便开始报名，参赛的大都是

沿河的单位。每个代表队由 22人组成，一位鼓手，

一位吹哨子兼舵手——开始几年是打锣，后改为

吹哨，20 名参赛队员，鼓手的鼓点和哨子声配合

发出“咚、咚、嘟”的声音，“嘟”的那一下，便集体

用力划桨。

比赛规则一般是抽签编组，大都为淘汰赛，

有时也按照组委会的决定进行循环赛。竞赛的地

点，在我的记忆中，开始是在九总街的皂荚树码

头到豆巷码头，后来因为洣江河床冲击使小车沙

洲增大，改为豆巷码头为起点，铁牛潭码头为终

点这一段水域。

端午节那天，我吃完中饭，穿着母亲为我做

的新衣服，早早来到河边。此时两岸已经是人山

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我钻进人群，千方百计找一

个观看赛龙舟的好位置，可那诱人的一分钱一个

的鸡公糖更吸引我，我有时也会挣扎着在人堆里

买一小把，和我的朋友享用。

下午两点，龙舟赛正式开始。发令枪一响，龙

舟便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冲，“加油，加油”的喝

彩声响彻云霄，运动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大家拼命地划着船桨，飞快向终点划去。不过片

刻，一条龙舟便率先到了终点，排山倒海的掌声

和欢呼声刹那间响起，还有爱热闹的人群不失时

机地点燃了鞭炮，整个河岸热闹得过年一般，久

久才消停下来。

不过，我发现每次囊括冠、亚军的单位不是

洣冮瑶里队就是县航运队，也许是他们与洣江河

有缘，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吧！

那些年，老街上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我这里

说的不过挂一漏万，加上笔钝词拙，难以描述。想

要知道更多，还是请你读《茶陵老街》这本书吧。

豆腐的情怀
贺春娇

家乡在罗霄山脉深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三十多

年前，上屋场的贺老倌开着一个小小的豆腐作坊，每天

挑着豆腐到处吆喝，走村串户。

他家山崖下有一口花岗岩砌就的古井。井水清澈如

镜，夏天冰凉，冬天冒着腾腾的热气。良好的水质加上他

精湛的技艺，豆腐嫩滑可口，远近闻名。每天清晨，娘听

到他在吆喝，就拿着一只破搪瓷盆慌忙跑去，买一些豆

腐脑，分发给我和弟妹。都是娘身上掉下的肉，不偏不

倚，平均分配，每人一小勺。

我们也在他的吆喝声中赶紧起床，喝一小杯白花

花、晶莹透亮的豆腐脑，登上崎岖的山路，去两三里外的

村小学上学。

记得临近过大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去贺老倌的豆

腐坊做年豆腐。妈妈在前一天晚上浸泡黄豆，第二天便

带着我做帮手，挑着柴禾，豆子去作坊磨豆。

磨声隆隆响起，乳白色的豆浆从磨盘的四周流进下

面的缸里，接着便滤浆，烧浆，点膏，装框，压水……忙活

半天，累得精疲力竭，终于大功告成。我蹦蹦跳跳地跟在

挑着豆腐的妈妈后面走回家。

因为太穷，豆腐竟是当时的奢侈品。除过年过节能

吃上豆腐外，只有在期中、期末的考试，或参加各种比

赛我获奖时，娘才会去贺老倌家买两块豆腐奖赏我。说

来真没出息，能经常吃上豆腐竟是我当时努力读书的

动力。

最平常不过的豆腐，妈妈却能变魔术似的做成不同

花样、不同风味的佳肴。有时煎得外焦里嫩，与切碎的青

椒或红椒一起装在白瓷碗中，色彩斑斓，让人垂涎欲滴；

有时豆腐煮猪血，放上生姜、辣椒、葱花，炖成汤。寒冬里

喝上猪血豆腐汤，驱寒散结，心里暖乎乎的；夏秋之季，

天气干燥，尘土飞扬，喝了猪血豆腐汤，可清除呼吸道的

尘埃。

后来上中学了，去八九里外的乡镇中学，且隔着一

座大山，只能在学校住宿了。太穷，为了省交学校的伙食

费，只寄宿不寄餐。娘便在豆腐的烹制上绞尽脑汁。把买

来的豆腐用酱油、盐、味精腌制，再用炭屑糠片烘成豆腐

干，拌以辣椒、黄豆、花生米炒熟，装在竹筒制作的菜罐

里。或做成霉豆腐，沸水将豆腐块烫后，沥干水，渍上盐

和味精，拌些辣椒粉末，淋些茶油，腐化后食用，经久不

变质。娘给我的定量是每天麻将大的一小块，搁在菜罐

的最上面。吃饭时，夹上米粒大的一点，舌尖一触，又咸

又辣，胃口大开。每到饭点，打开菜罐，奇香扑鼻，同学们

都为之眼馋心热。

当我考上师范的那一天，左邻右舍都说：“你家的豆

腐妹变成金凤凰了。”娘眼里充盈着热泪和喜悦。

而今，豆腐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用菜，甚至成

了生活节俭的标志，可怜为我劳苦了一生的娘，在 2002

年就撒手人寰。

每念及娘，就心如刀绞，泪水长流。

挑着大粪看打球
汪广文

世上竟有这样的人，自己拿篮球都拿不稳，却死活爱

看打篮球。

这个人就是我。我对篮球的喜爱简直到了痴迷的程

度，每年的“CBA”和“NBA”，长达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差

不多天天守在电视机前，雷打不动地看这节目。赛季结束

后，我又会想尽办法搜索电视里其他的篮球节目，或者拖

着老迈的身体，东奔西跑地去看各地的篮球比赛。

我为什么这么爱看这东西呢？一句话，这东西太好看

了。那它究竟好看在哪里呢？又是一句话，它是力的爆发，

美的绽放，是给人以力和美完美结合的视觉盛宴。

而且，这种爱好从小就养成了。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

就爱看学校的篮球赛。进入中学后，我的这一兴趣就更浓

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醴陵一中上学，一进城，就发

现城里比乡下大不相同，城里球场多，球队多，会打球的也

多，赛事也开展得多，就像现在的“厂 BA”一样，红红火火，

高潮迭起，对我这个铁杆篮球迷来说，简直是“老鼠跌在米

箩里”，再幸福不过了。

1964年，我高中毕业，那时阶级斗争已经抓得很紧了，

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大学一个都没录取，我也是其中一

个。失学在家，我就像挨了当头一棒，且不说一腔报国热望

化成了泡影，就连一点看篮球赛的希望也破灭了。可是，我

爱篮球已成瘾了，不看就不舒服，怎么办呢？我想，继续读

书恐怕永无指望了，但看点球赛应该还是有办法可想的，

只要有机会进城，不就能看到球赛吗？于是我跟生产队队

长说：“队长，有什么进城的差事，请派我一个吧？”队长说：

“只有挑粪的事。挑粪太苦，别人都不想去，你想去？”我忙

不迭地说：“想去想去。”队长关心我，又问：“你吃得消？”我

说：“挑一担满的吃不消，挑大半担还是可以，反正挑粪是

按重量计工分，能挑多少就挑多少吧。”队长正愁没人去，

于是爽快地答应了——那时化肥不足，乡下的生产队都会

派人到城里挨家挨户去收粪（买粪），收好了就屯在亲戚家

的粪池里，然后派人去挑。

第二天，我高高兴兴来到城里，一进城就打听哪里有

篮球赛。很快得知，下午有多场赛事，光工人俱乐部就有两

场。我真是高兴死了，很快来到屯粪的地方，打了大半担

粪，然后草率地在饭店吃了饭喝了水，就挑着粪来到了刘

家巷的俱乐部球场。球场里已来了很多人了，我这担粪放

哪里呢？赛场边肯定不能放，这么臭熏熏的东西放那里，岂

不被人嫌死骂死？于是我挑着向场边墙脚下走去，哪知墙

脚下也放满了东西，除了箩筐、撮箕、篮子，还有几担粪桶，

看起来像我这样的球迷还多着呢。

我正愁没地方放，突然一位美女出现在我面前，惊奇

地问：“汪大哥，你也来挑粪？你刚出校门，怎么挑得起呢？”

我一看，正是我们班的一位女同学，我笑着说：“挑不起就

霸点蛮吧，谁叫我这么爱看球呢？要不来挑粪，我哪有机会

进城看球啊？”接着就把向队长请求进城挑粪的事讲了一

遍。她笑着说：“为了看几场球，宁可吃这么大的苦，真是铁

杆球迷中的铁杆。”接着她就挪动了墙脚下的一担高撮箕，

让我把两桶粪放到了那里。我问：“这撮箕是你的？”她说：

“是的。我没书读，又没事做，我妈在蔬菜公司上班，我就帮

她卖点菜。我也是篮球迷，经常到这里看球，没想到今天竟

会碰到你。”原来，她也是个篮球迷，不光爱看球，还很会打

球，早就是我们学校女队的骨干，学校还打算送她到体育

学院专攻篮球，哪知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落空了。好在她家

住在城里，虽不能进体育学院深造，但看球练球的机会还

是有的。

很快比赛开始了，我们挤进人堆里，高高兴兴地看了

起来。这一场是国光瓷厂队对阵电瓷厂队，都是当年醴陵

城里的强队，高手很多，他们精准的投篮、势大力沉的扣

篮、左旋右转的过人和前冲后撤的突破、“梦幻步”“迷踪

步”的闪躲腾挪位置转换、眼疾手快的抢夺篮球板球、声

东击西的假动作……无不叫众人拍手叫绝。场上打得这

么出色，身边又有一位内行不断向我讲解，我真是看得如

醉如痴。

比赛结束后，我们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去，人快走光

了，我们才来到墙边，女同学看到这大半担粪，关心地说：

“你刚出校门，怎么挑得起呢？可惜我打球有几斤力，挑担

却不行，不然我一定帮你挑一段路。”说着话，她声音都哽

咽了，我看她难过起来，赶紧轻描淡写地说：“累了就多歇

几肩气吧，反正年纪轻轻的，累不垮的。”我约她明天再来，

她高兴地说：“好的好的。我以后每天带条凳子来，让你坐

着看，不然站个多钟头就已经很累了，还要挑一担粪走这

么远的路，怎么受得了？”从此她真的每天给我带来一条凳

子，有时还带来一点好吃的东西，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当我把一池子粪挑完后，我的看球“赛事”也会告一

段落。但生产队很快又会派人来收粪，我又会重复新一轮

的看球“赛事”，那位女同学也会不离不弃地又陪伴我一

段时间。

感谢那一池子粪，让我这个铁杆篮球迷在球瘾发作的

时候隔不多久就能过一把干瘾；也感谢那位美丽善良的女

同学，让我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看球还看得那么舒服，而

且还得到她那么多的出自内心的同情和关爱。

我明恋了篮球一辈子，也暗恋了那女同学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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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东 门 隔 江 相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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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古城墙下的铁犀


